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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子仁丸中芍药名实刍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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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将《伤寒论》流传校勘过程中涉及的医方与同代本草著作相互对照发现，《本草经集注》之前未
有赤芍、白芍之分。张仲景时代芍药的净制方法很可能为不去皮不水煮直接使用，与现代赤芍相似; 宋代及
宋以后医方中赤芍、白芍普遍分开使用，所载麻子仁丸隐含使用赤芍之意。基于与同代本草所载的净制方法
相似及同代本草和医方药物功效的佐证，提出 《伤寒论》麻子仁丸所用芍药当为现代的赤芍。厘清麻子仁
丸中芍药名实，有助于临床正确理解并运用麻子仁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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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子仁丸出自《伤寒论·阳明篇》第 247 条，
由麻子仁、枳实、杏仁、芍药、大黄及厚朴组成。
因东汉时期尚无白芍之称，更无白芍与赤芍之分，

故对麻子仁丸中的芍药该用白芍还是赤芍尚未取得

统一认识。现代中医教材中多释为白芍，成药及临
床中医师在处方时也多用白芍。现代研究麻子仁丸
时，多依据白芍的药物功效或方义配伍反推得出张

仲景时代使用的芍药应为白芍，但现代赤芍、白芍
的药物功效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，用后世功效记

载及方义配伍去推论汉代究竟所用何物确实不妥。
同时代的医方与本草著作相辅相成，所叙内容可互

相参考。将《伤寒论》流传校勘过程中涉及的医方
与同时代本草相互参考对照，比较白芍与赤芍药物

名称、净制方法及功效记载，在医方中比较麻子仁
丸条文记载，以期客观考证麻子仁丸中芍药的名实。

1 本草中芍药名称与分类依据随时代而改变

1. 1 汉代前后本草以芍药为药名
成书时期与《伤寒论》相近的 《神农本草经》

将芍药列为草部中品，并有 “勺药，味苦平，生
川谷，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、寒热、癥
瘕，止痛，利小便，益气”［1］的记载，这是现存本
草书籍中最早的有关芍药的记载，其中并无所用部

位及赤芍、白芍划分的说明。其后的 《名医别录》
记载芍药: “味酸，微寒，有小毒。主通顺血脉，

缓中，散恶血，逐贼血，去水气，利膀胱、大小
肠，消痈肿，时行寒热，中恶，腹痛、腰痛。一名
白木，一名余容，一名犁实，……生中岳及丘陵。
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暴干”［2］，对芍药的净制方法有
了较为简略的说明。《现代中药炮制手册》中记载
的赤芍净制方法为 “春秋二季采挖，除去根茎、
须根及泥沙，晒干”［3］。可以看出， 《名医别录》
中所记载的芍药直接采收并曝干的净制方法与当今

赤芍的净制方法较为类似。
1. 2 南北朝本草开始区分白芍和赤芍
南朝梁代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记载: “……

今出白山，蒋山，茅山为好，白而长大，余处亦有

而多赤，赤者小利。俗方以止痛，乃不减当
归”［4］。该记载是本草文献中首次将芍药分为赤、
白二种。其后唐代的 《新修本草》对芍药并无新
的发挥，同代的 《药性论》也未将芍药分类。五
代《日华子本草》中则载: “赤色者多补气，白者
治血，此便芍药花根。海、盐、杭、越俱好”［5］。
可见宋代以前的本草渐渐开始出现赤芍、白芍的分
化，但尚无具体判断方法。
1. 3 宋、金、元代本草普遍将芍药分为赤芍、白芍
与同时期医方中明确记载白芍和赤芍相辅相

成，宋代本草对于赤、白两种芍药的产地、植物性
状及功效都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。 《本草图经》
载: “芍药……春生红芽作丛，茎上三枝五叶，似
牡丹而狭长，高一二尺。夏开花，有红、白、紫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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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，子似牡丹子而小。秋时采根，根亦有赤、白二
色”［6］，说明在宋代有以植物根的颜色来区分赤
芍、白芍的方法。除将芍药分为赤、白两种外，
《本草图经》还将芍药分为金芍药与木芍药两种，
即“芍药有金芍药，色白多脂; 木芍药，色紫瘦
多脉”。《证类本草》也根据花色分别赤芍、白芍，
曰“此有两种，赤者利小便下气，白者止痛散血，
其花亦有赤、白两色”［7］。以花色分赤芍、白芍者
还有元代的王好古，其在 《汤液本草》中言: “今
见花赤者为赤芍药，花白者为白芍药，俗云白补赤

泄”［8］。
1. 4 明代本草白芍、赤芍开始替代芍药作为药名
约成书于公元 1505 年的 《本草品汇精要》［9］

中，正式将白芍药及赤芍药作为条目罗列，赤芍药

后还特别注明“原附芍药下今分条”。其中每味中
药均分为苗、收、用、色、质及制等几个方面论
述。白芍药用“根坚实者为好”，赤芍药用 “根肥
实者为好”; 白芍药制以 “生用或炒用，酒浸行
经”，赤芍药则制 “以竹刀刮去粗皮，细锉微炒，
生亦可用”。可以看出，赤芍药削去粗皮保留栓皮
的净制方法与现代赤芍的净制方法有一定相似性，

但白芍生用与今白芍削去栓皮并水煮的净制方法则

不同。陈嘉谟的《本草蒙筌》还记载: “赤利小便
去热，消痈肿破坚积，主火盛眼疼要药; 白和血脉

缓中，固腠理止泻痢，为血虚腹痛捷方”［10］。可以
看出，明代赤芍、白芍的功效已明显分化且与现代
用法更接近。《本草纲目》除对前代本草有较为详
尽的整理，还多有发挥，对芍药亦进行了补充说

明，曰“其品凡三十余种，有千叶、单叶、楼子
之异。入药宜单叶之根，气味全厚。根之赤白，随
花之色也”［11］。李时珍认为，芍药叶少根肥者，气
味全厚为佳，并且根色随花色而改变，对于宋代区

分赤芍、白芍的方法进行了补充。

2 医方中芍药随时代发展而逐渐分类使用

现今通用的 《伤寒论》多以赵开美本为准。
据考证，这一版本是由赵开美翻刻自北宋元祐三年

刊行的小字本《伤寒论》，翻刻基本逼近原貌［12］。
北宋校正书局林亿等人于宋熙宁年间进行了 《伤
寒论》 《金匮要略》等书的校对。有学者［13］考证
认为，宋本《伤寒论》在药物种类及药物名称方
面与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有许多不同，现今通行
的《伤寒论》带有浓重的宋人整理痕迹，已不是
汉代《伤寒论》原貌。故以宋代为节点，将宋以

前医方与宋及以后医方分别考证，以期辨析 《伤
寒论》麻子仁丸中芍药为赤芍或白芍。
2. 1 宋以前医方均以芍药处方，但已有赤、白分
类之意

经学者考证［14］，《金匮玉函经》是 《伤寒论》
在六朝时期的另一种传本，北宋校正书局曾加校

订，谓与《伤寒论》 “同体而别名”， 《金匮玉函
经》可补赵开美本之缺。《金匮玉函经》中所有含
芍药的方剂均未分赤、白而只记以芍药，但在卷七
方药炮制中有 “用木芍药刮去皮”之语，可见至
少在当时芍药入药已有分化倾向，并不以芍药一名

统之。有学者［13］指出，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医书
中已有赤芍、白芍分类记载，如 《小品方》引
《广济方》“理癖气腹痛两肋胁胀满食少方”用赤
夕 ( 芍) 药，《医心方》引 《广利方》“理癥瘕胀
满坚硬如石，肚皮上青脉浮起方”用赤夕 ( 芍)
药。唐代《外台秘要》［15］中含有芍药的方剂多以芍
药之名记载，在其卷十八中有 “又麻人丸疗大便
坚小便利而不渴方”，药物组成与麻子仁丸相同，
且以芍药处方。孙思邈在 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记
载: “凡茯苓芍药，补药须白者，泻药唯赤者”［16］。
其“白补赤泻”之说成为后世区分赤芍、白芍功
效的重要依据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有类似于今本
《伤寒论》的麻子仁丸记载，同样以芍药处方，不
在卷七至卷九的伤寒卷，而是在卷十五即脾脏上

卷。由上可见，唐代医家已认识到赤芍、白芍功效
不同，开始分别使用。
2. 2 宋及以后方书分别记载赤芍、白芍，麻子仁
丸隐含使用赤芍之意

北宋淳化本《伤寒论》 ( 即 《太平圣惠方》［17］

所记载的《伤寒论》部分) 成书时间在唐本与宋
本之间，存在着芍药、白芍药、赤芍药三种名称。
在卷二“诸疾通用药”中记载的时气、伤寒、中
恶及虚劳等诸疾下载有芍药，而在以 “伤寒”二
字冠首的卷八至卷十四中，附子汤、小青龙汤及和
气白术散等用白芍药，桂枝汤、桂枝附子汤等均用
赤芍药。书中未见麻子仁丸原方，但在卷二十九与
卷五十八中有治 “虚劳气壅大便秘涩”及 “热结
秘涩”的麻仁圆方，均用赤芍药。宋代方书 《太
平惠民和剂局方》［18］亦存在芍药、赤芍药、白芍药
三种名称，大柴胡汤、柴胡升麻汤等用赤芍药，桂
枝汤、脾约麻仁圆 ( 即麻子仁丸 ) 所用为芍药，
而大山芋圆、十四味建中汤、乐令建中汤、十全大
补汤等治虚偏补的方剂均用白芍药。此外，流传至
今的宋本 《伤寒论》中芍药甘草汤中记载为白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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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，其他方剂如麻子仁丸中均记载为芍药。宋代医
家许叔微认为， 《伤寒论》中所载芍药为赤芍药，
并在《伤寒九十论》中指出: “《神农本草经》称
芍药主邪气腹痛，利小便，通顺血脉，利膀胱大

肠，时行寒热，则全是赤芍药。又桂枝第九证云，
微寒者，去赤芍药。盖惧芍药之寒也。惟芍药甘草
汤一证云白芍药，谓其两胫拘急，血寒也，故用白

芍药以补，非此时也”［19］。综上可知，宋代医方中
赤芍、白芍已明确分化，宋本 《伤寒论》中只有
芍药甘草汤中使用白芍药的原因，可能是北宋校正

医书局林亿等人在校订 《伤寒论》时结合同时代
本草赤芍、白芍分化记载，认为 《伤寒论》中除
芍药甘草汤外均应使用赤芍药。
金元时期的 《珍珠囊》载白芍药，曰 “其用

有六: 安脾经一也，治腹痛二也，收胃气三也，止

泻利四也，和血脉五也，固腠理六也”; 又云其
“酸苦，阴中之阳，白补赤散，泻肝补脾胃，酒浸
引经，止中部腹痛。去皮用”［20］。《珍珠囊补遗药
性赋》也只载白芍药，并谓 “其用有四: 扶阳气，
大除腹痛; 收阴气，陡健脾经; 堕其胎，能逐其

血; 损其肝，能缓其中”。明代 《雷公炮制药性
解》中已明确对赤芍药、白芍药分别论述，曰
“白芍药，味酸苦，性微寒，有小毒，入肝经，主
怒气伤肝、胸腹中积聚、腰脐间瘀血、腹痛下痢、
目疾、崩漏，调经安胎; 赤者专主破血利小便，除
热明眼目”［21］。由此可见，宋、金、元时期白芍、
赤芍分化已相当完善，并且其功效较前代有了进一

步发展。

3 麻子仁丸所用芍药为赤芍发微

许多医家认为，麻子仁丸的主证是胃强与津伤

并存，为虚实夹杂之证。方中大黄、厚朴、枳实攻
邪，麻仁、芍药滋阴。由病因病机反推使用白芍的
原因，是其具有安脾阴、益脾气功效。清代王子接
在《绛雪园古方选注》中言: “下法不曰承气，而
曰麻仁者，明指脾约为脾土过燥，胃液日亡，故以

麻、杏润脾燥，白芍安脾阴，而后以枳朴大黄承气
法胜之，则下不亡阴”［22］。然张仲景时代赤芍、白
芍并未区别，单纯从病因病机推断古方用白芍的方

法有失严谨。经由同时期本草与医方著作互参可
知，张仲景时代所用芍药可能为现代的赤芍，原因

有二: 1) 成书年代最接近东汉末年的 《名医别
录》记载的芍药净制方法为 “采根暴干”，与现代
赤芍的净制方法类似。首个要求芍药炮制需去栓皮
的记载见于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 《雷公炮炙论》，

与东汉相隔有数百年之久，由此推断 《伤寒论》
中的药物净制方法与成书时间更近的 《名医别录》
更相似，可能是直接 “采根暴干”。 《伤寒论》中
所载方剂不仅写明药物剂量，而且在需特殊净制或

炮制的药物后均有注明，例如桂枝去皮、麻黄去
节、附子生用或炮用等，但芍药并无特殊说明，推
测张仲景时代所用芍药的净制方法与当时流行方法

并无不同，即不去皮、不水煮直接使用，类似于
《名医别录》记载的芍药净制方法。2 ) 除按照净
制方法推测张仲景所用芍药更可能为赤芍之外，同

代本草及医方的药物功效也可佐证，如成书时间与

《伤寒论》接近的《神农本草经》载芍药“治邪气
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、寒热、癥瘕，止痛”，且
可“利膀胱、大小肠”，可见此芍药确有攻邪破积
除痹之功，与现代赤芍的功效十分相近。
综上可知，张仲景在 《伤寒论》麻子仁丸中

所用的芍药当为现代的赤芍，但是彼时毕竟不同于

今日，古代区分赤芍、白芍多依据花色及根色，而
现代则主要依据是否去皮，故不可将现代赤芍、白
芍与古代赤芍、白芍及古代芍药机械等同，临床运
用方药时需加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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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彩相会”，段玉裁注曰: “所谓五采彰施于五色
作服也，引申为凡参错之称”［6］。因此， “杂子”
的意思可能有二，一是穿着五彩衣裳的神仙，二是

众多理论的杂烩。方药内容可能见于 《黄帝杂子
芝菌》十八卷、 《黄帝杂子十九家方》二十一卷、
《泰壹杂子十五家方》二十二卷、《泰壹杂子黄冶》
三十一卷中。“黄冶”是道教术语，指用丹砂炼成
的黄金，可见《泰壹杂子黄冶》应该与后世道教
的炼丹术有关; 而芝菌目前也仍是道教养生药物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在 《神农本草经》中也有许多关
于久服某药能 “轻身不老，通神明”的描述。按
摩导引的内容可能见于 《黄帝杂子步引》十二卷、
《黄帝岐伯按摩》十卷、《神农杂子技道》二十三
卷。“步引”可能为导引的一种，而 “按摩”应该
就是指按摩的方法。“技道”，《汉语大词典》解释
为“技术、方术”，同时根据 《淮南子·道应训》
中“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为偷者，往
见曰: ‘闻君求技道之士，臣，偷也，愿以技赍一
卒’”的记载，及金冯壁《送国医仪师颜企贤》诗
云: “技道精微仍远引，就非轻举亦几仙”，此处
《神农杂子技道》应该是指修炼成仙的方术集合。
由此可见，古人在对生命的超越方面进行了各

种尝试，有能自圆其说的神仙偶像和传说理论，又

探索了运用饮食与药物对人身体机能进行提升，还

尝试通过日常的活动来达到成仙的目的，并创造了

一系列的神仙方术。

5 小结

通过对 《方技略》的分类与书目进行探索，
分析了其中反映的西汉时期人们的传统生命理念。
人们认为生命是可以被认知的，其规律与天地万物

相似，所以气、阴阳和五行等世界观的内容也可以
作为医学上的方法论。于是天地万物之间便有了纽
带，可以相互影响，取有余、补不足，药物理论便

也由此升华。原先或许是以经验为主的单味药占治
疗疾病的主流到了西汉时期，经方已经大量出现并

流传于世，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已经

由某药治某病演化为某些药可以通过一定的配伍规

律进行组合而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效果。并且在
对于用药法则的细化上，进行了不同人群与不同疾

病两个角度的分类，表明西汉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

识已十分深入，有了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用方不同
的意识。同时还有了疾病护理的意识，并从进食宜
忌方面进行了论述。西汉时期对房事也十分重视，
认为这是情性与道的终极体现，关系到整个族群的

繁衍，对房中理论、男女身体的调养以及优生优育
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。此外，还认为生命是可
以超越的，即人通过后天的修炼可以达到不老不死

的神仙境界，并试图通过创造神仙偶像和相关理

论、研究和服食药物以及锻炼身体等方法来实现这
一设想。
《方技略》末尾有言: “方技者，皆生生之
具”，古今人类的生命岂有不同? 世界的变化不过
只是生活场景与道具的改变，对于传统生命理念的

探索有助于我们深入观察，更接近生命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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